
岁”对

孩子们都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长大的。温迪也

知道这个道理，而且她两岁时就明白了这一点。“两

一个人而言，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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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像是在谈家庭琐事一样轻松容易。这

点的：那天，她和妈妈

温迪是从一件很偶然也很简单的事上认识到这一

达林太太在家中的花园里玩，

她随手摘下一朵小花送给妈妈，她的这一举动一定十分

讨人喜欢，达林太太亲昵地抚摩着她的额头，又惊又喜

地说：“我亲爱的小宝贝，你要永远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

啊！”达林太太的话深深印在温迪的脑中，使她坚信自己

会长大的，小孩子都会长大，但她却不知道会有一个例

外存在

温迪住在的那幢房子是十四号。她的妈妈达林太太

是一位满脑子奇怪念头和浪漫思想的女士。她的奇怪念

头都具有神秘色彩，吸引人去挖掘、去探索，就像走入迷

宫一样好玩。而且达林太太那张能把话说得像蜜一样甜

的小嘴使她变得很浪漫，很惹人喜欢，尤其是当那个甜

甜的微笑飞上她嘴角时，就更加诱人了

这样一位既浪漫又可爱的太太在结婚前就吸引很

多男孩子，当然，那时她还是一个女孩男孩子们都争先

恐后地向她求婚，但却只有达林先生赢得了她的芳心。

达林先生靠一辆租来的车抢在其他男孩子前到达她家，

他的别具匠心使她倾心，很自然地成为了他的太太。

达林先生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比如他在股票方面

就格外有天赋，在别人眼中深奥难懂更难预测的股市行

情，到了他口

也常常成为达林先生向温迪炫耀、夸口 的资本。他常常

说他得到的不仅是达林太太的爱，还有她的尊重。

然而，也有达林先生得不到的东西，他依旧不能在

达林太太的迷宫中找到出路。为此，温迪也觉得没有谁

点。



个先令。对了，我在银行中存有 英镑。现在

便士，对吧？这样⋯⋯算

能完成这件艰巨的任务，也许只有拿破仑才能试一下。

达林夫妇的婚礼举行得简单而温馨，达林太太的那

件白色婚纱，将她衬托得像个美丽的天使。婚后，达林太

太将整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精心而仔细地记录了一

个小账目，账上列出的是家中日常生活的开支，而且她

乐此不疲

画娃娃图像。严肃而单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再有乐趣的事情也会变黯淡。

达林太太已经没有起初那种玩游戏般的愉悦感了，她对

另一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调的账本被一张张娃娃图像丰富起来，就像达林太太的

想像一样丰富多彩。

约翰，接着是迈克

很快，达林太太的愿望得以实现。第一个宝宝

温迪出世了，然后是第二个宝宝

尔。

温迪的出世给达林夫妇带来一些忧虑。并不是说他

们不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而是达林先生又必须

考虑到家中的经济状况。现实让他们必须为新添的小家

伙费一些心思。达林先生拿着纸和笔认真地计算着这笔

开支，而达林太太每当看到这些时就很难过，她不愿让

这个小生命成为他们的包袱，她有足够的信心让孩子健

康、幸福地成长。

英镑

“亲爱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计算一下。”毕竟达

林先生是理智的，他耐心地对妻子说，“我手头有

先令先令⋯⋯嗯⋯⋯办公室里还有 便士。现在开

始就为我们的小温迪省钱，今后的下午茶就免了，这样

能省出

先令来看看你的积蓄



英镑 先令一下⋯⋯我们一共有

英镑只有这些

”他认真地

便士⋯⋯好好，好

好，亲爱的，请你哄哄你怀里的小宝宝⋯⋯她要是再吵

我就没有办法准确计算了⋯⋯另外，前些日子你不是还

借给亲戚

什么时候能还还不一定呢

英镑吗？⋯⋯嗯⋯⋯还是不要考虑在内，他

⋯你看，我们的全部家产就

先令 便士，能过得了一年吗？”

“当然！当然！”达林太太自信地说，她对这个家、对可

爱的温迪都充满了无限的爱。可达林先生的爱也不比她

少，只是他有些自负。

“这至少需要我们

“如果得了百日咳呢？”达林先生用怀疑的口吻问，

个先令。就算不得这个病，那腮腺

得需要 英镑，至少也得炎 个先令，然后⋯⋯

嗯，德国麻疹得半个基尼，还有可怕的麻疹⋯⋯让我来

算一下⋯⋯总共 先令英镑 便士

计算着，不让太太插一句嘴。

先令

幸运的是一切都还顺利，小温迪的麻疹很快治愈，

并没花多少钱。而且腮腺炎只用去 个便士。这

一切给她的父母解除了很多困难。

不幸的是随后出生的约翰和迈克尔也遇到同样的

疾病，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家人仍过得快快活活。

每天，在家庭保姆的护送下，姐弟们高高兴兴地到富尔

萨姆小姐的幼儿园去。

雇佣一个保姆对这个家庭而言是个侈奢的要求。达

林太太并不认为缺少保姆会使生活变得怎样不便，只是

爱面子的达林先生看到左邻右舍都有保姆，如果自己家

没有，就会感觉比别人矮一截。既要考虑经济状况，又要

照顾面子的问题，所以达林家的保姆只好由一条又大又



娜娜。

壮的纽芬兰大狗担任。这只母狗曾经四处流浪，无家可

归好心的达林夫妇出于同情收留了她，后来发现她和

家人处得很和睦，于是让她担任了保姆，并给她起了个

好听的名字

娜娜对工作恪尽职守是远近闻名的，其他人家的保

姆常因为自己逊色于娜娜而遭受主人的斥责，于是保姆

们对娜娜都很反感、很排斥。

娜娜有一种天生的、神奇的本领，她可以很轻松而

准确地辨别出孩子们的病情是否严重，而且总能及时地

采取措施，或是预防，或是治疗。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孩

子们得以健康成长。

娜娜和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负责照看他们的日

常生活晚上睡觉前安排他们洗澡，哄他们上床睡觉，若

是有谁在夜里做了恶梦或是有哭声，她总是在第一时间

赶到 早晨她负责叫这些小家伙起床，并护送他们上学。

孩子们在她的督促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富尔萨姆小姐

的幼儿园前进。若是有谁敢乱跑、捣蛋，娜娜就怒吼几

声，或是干脆用嘴咬着捣蛋鬼的衣襟，使他归队。而且娜

娜的记性格外好，下雨天总不忘带上雨伞，约翰参加足

球赛时她也不会忘记为他准备干净、漂亮的球衣。

傍晚幼儿园放学时，保姆们都会在幼儿园的地下大

厅里排坐成一排，而那排长凳上却没有娜娜的位子，因

为她只能趴在地上为此，娜娜常常遭到那些保姆的白

眼，但她对这种不屑一顾的表情并不介意。而且，娜娜也

看不上那些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长嘴婆。

娜娜把孩子们的房间打理得井然有序，而她不希望

有谁来弄乱这一切，令她生气的是达林太太的朋友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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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这时她就会穿

请的对象莉莎

孩子们打扮得很整齐、体面

破坏她的工作成果。但家中若是有客人来，娜娜总是把

给约翰整理好衣服，为

温迪梳理头发，再把迈克尔的小脏脸洗干净。

达林夫妇对娜娜的尽职工作十分满意。只是爱面子

的达林先生仍心存顾虑，他总担心别人对他家这位特殊

的保姆议论纷纷，进而会影响到他的名誉、地位。因此，

他总对娜娜有一点偏见，但在工作方面又挑不出娜娜的

毛病来，最后，他确定娜娜对他不够尊重。“你不要疑神

疑鬼的，我敢向你担保，娜娜对这个家十分忠心，并且对

你也非常尊重”达林太太常常这样劝他。

达林夫妇有时在家 举办舞会，左邻右舍都是被邀

家中惟一的女仆，也在被邀请之列

上自己最漂亮的长裙，她矮小的身体

使长裙拖在地上。达林太太甚至怀疑她在应聘时虚报了

年龄

潘出现为止。

但无论如何，这一家子是快乐单纯的。小家伙们不

停地又蹦又跳，舞步轻松而愉快。每到这时，女主人达林

太太就会成为众人的焦点。她旋转着身体，使脚尖一会

儿落在这儿，一会儿又落到那儿，像一只花丛中飞舞的

花蝴蝶。这种幸福和快乐一直持续到彼得

达林太太是在整理孩子们的心思时听说这个名字

的

每当孩子睡熟后，她

每一位细心的好妈妈对达林太太的这种做法都不陌

生。这似乎是她们的一种习惯

们就悄悄地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忙来忙去，不仅把他们弄

乱的东西整理好，把第二天要用的衣物、用品都准备齐

全，而且还要给孩子们整理一下当天的思绪

妈妈的这种做法很有趣，孩子若是不睡觉就会看到



这些。当然，你要是不睡觉妈妈就不会做这些，所以你可

以装睡试一下到那时，你就会发现妈妈就坐在你的小

床边，睁大了眼睛在仔细洞察你的内心，为里面的东西

时而赞叹、时而感慨、时而生气

妈妈会对那些美好而可爱的东西很满意，这时你就

能见到她嘴角上的那个微笑。若是遇上让人讨厌的坏东

西，她就会迅速地把它们扔掉或是藏到不被人看到的地

方去。当你一觉醒来时，心里面都是一些干净美好的念

头。这样，那些淘气、捣蛋的坏主意就不会左右你，你就

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小孩了。

医生给人看病时有时会画出一些图像来帮助研究

病情。同样，人的心思也能被画成图像。这些图像生动而

有趣，有的规规矩矩（但这毕竟是少数），有的乱七八糟。

上面有七折八拐的曲线，有时还绕着圈，打着结，可能这

些曲线的尽头就是神奇的乌有岛。

乌有岛是由许许多多珊瑚礁组成的，每一块珊瑚礁

都有不同的颜色，整个岛屿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七彩炫

目的光芒。岛上有许多岩洞，里面又阴冷又荒凉，地下河

从洞中穿过。一群原始的野人住在那里，还有一个矮个

子的土地神，一个英俊的王子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还

有一个长着鹰钩鼻子，住在一间小茅草屋里的老太婆。

画着乌有岛的这张图只是众多图中的一张，还有更

稀奇、有趣的。例如：爸爸的摇椅、第一次勇敢拔牙而受

到奖励、许多形容词、教堂礼拜、妈妈的针线包、数学题、

果冻布丁、谋杀案、监狱长⋯⋯

总之，孩子们的脑中都装有自己的快活事，那些东

西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而且每个孩子的都不一样。人



们给这个快活的乐园起了个名字 乌有岛。比如，温

迪的乌有岛有个树林，迈克尔的上面有一群红鹤在飞

翔，而约翰的乌有岛上也有一只漂亮的红鹤，它正停在

一块礁石上睡大觉呢。

温迪的房子是用树叶做成的，树叶被密密地缝成四

堵墙，一个屋顶、一扇小窗和门，她还收留了一只流浪的

小宝贝狼；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式的皮屋子里，他的

朋友很多；约翰的家是一只倒扣在沙滩上的船。每一个

乌有岛都或多或少有些相似之处，像生活在一起的一家

人一样亲密。

这个地方充满了神奇的魔力，碧蓝色的海岸围绕着

小岛。孩子们在岛上嬉戏玩耍，按照他们的方式唱歌跳

舞。看到这些，总能唤起大人们隐约的一丝回忆，他们似

乎曾经也来过这里，他们现在也密切地关注着这里，但

只是隔海相望而已。

所有的乌有岛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各种奇妙的游玩

好去处都相隔得不远。这样的布局最适合孩子们的口

味，他们在那里玩模拟家庭的游戏，比如摆上小桌子和

小椅子。所以，在所有让他们觉得高兴的地方，乌有岛是

排在首位的，他们在那里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达林太太通过在孩子的思绪里漫游来进一步了解

他们，她细心认真地观察着每一样东西，有些让她觉得

新鲜有趣，有些让她觉得迷惑不解。

最近让她牵肠挂肚的是总遇到“彼得”这个名字，她

从未听孩子们提起他，自己也不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是

谁。可她倒真真切切地感到他的存在，而且他在孩子们

的心中，无论是温迪、迈克尔，还是约翰都占有很重要的



和

位置。

她向孩子们询问过此事：“这个人似乎骄气十足。”

达林太太简单地评价着，温迪对此也深信不疑。

“你认识这个彼得吗？”她问温迪。

“是的。而且，妈妈你也应该认识他啊！他是彼得

潘。”

温迪的回答使达林太太更加迷惑，甚至对自己的记

忆能力怀疑起来。她拼命地回忆，终于在童年的那段回

忆里发现这个名字的痕迹。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

人住在一起，他是个善良的小家伙。他会引导迷路

的小孩回家，还会陪伴孤独的小孩做游戏。那时，达林太

太对这些传说深信不疑，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已经

是个有知识的大人了，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谣传的故事

呢？她把这些和温迪说后，她俩认真地讨论起这件怪事。

“我想我们说的不应该是同一个彼得，如果是的话，

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和我一样的大人了！”达林太太严肃地

说

“我认为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只是他并没有长

大。”温迪自信地说，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是和我一样

大 小 ”

讨论以没有结果而告终，达林太太对自己模糊的记

忆说不准，温迪也说不清彼得到底是谁，究竟从哪儿来。

后来，达林太太又把这件奇怪的事告诉达林先生，达林

先生却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又是谁在胡说八道？不用

说，一定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娜娜狗的想法就是和人不

一样，我们的孩子那样聪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亲

爱的，请不要为他们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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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林太太被那个神秘而淘气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几

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的“彼得”吓坏了。

奇怪的事情在孩子眼中就会变得平淡无奇，因为他

们总是喜欢冒险，这种事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天，温迪不经意间和妈妈说起，他们在一星期前

的一天早晨，和已经去世的祖父在森林里散步，遇到许

多小动物，她还采了一些小花草。温迪的话让达林太太

想起几天前在孩子们的房间地板上发现的几片树叶，她

非常确定在这之前的晚上树叶还不存在。

温迪认为妈妈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她若无其事地

说：“这一定是彼得弄的，我很确信！”

“怎么会这样，温迪？”达林太太焦虑地问。

“你应该也知道彼得很顽皮的，不小心弄脏地板也

不清理干净。”温迪天真地说。

“天啊，彼得居然来我们的房间了？”达林太太惊叫

起来

温迪看着妈妈惊讶的模样，觉得很纳闷，她不理解

妈妈对彼得为何有这样的反应。但她确信彼得来过，还

坐在她的小床边给她吹笛子听，她隐约还记得那悠扬的

笛声。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过，因为她一直都在熟

睡中。至于她为什么知道这些她自己也不清楚。

“他进来了？你给他开的门？哦，对了！他敲门了吗？我

怎么没听到！”达林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她不禁问

了一大串的问题。

”温迪嘟着小嘴说

“没有，没有敲门，总之我是没听到。我想是从窗户

进来的



诉妈妈！”她装作有些

“那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爬到三楼的窗户上来，难

道他会飞？”

“但树叶是在窗户下面，为什么不在门口？”

达林太太轻轻叹了口气，温迪说得都对，从逻辑上

推理也有道理。但这一切都太离奇了，几乎有些荒唐。达

林太太一时也找不出反驳温迪的理由，只好当做是她做

了一个有趣的梦。

“亲爱的，今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一定要立刻告

生气的样子，严厉地说。

“好吧”温迪不情愿地答应着，然后又委屈地嘟囔

着，“我只是给忘掉了，干嘛这样生气？”

达林太太不满足于这一点点的

达林太太吩咐娜娜把温迪带去吃早饭，她一个人留

在育儿室她翻来覆去地把地上的树叶研究一下：从形

状上看，不像是本土的树上的叶子，叶子虽然早已干枯

发黄，但脉络依然清晰，

英尺。

收获，她仔细搜索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连墙角的烟囱都

不放过，可是连个陌生脚印都没发现。最后，她把搜索的

目标落在窗户外面，屋子外的墙壁上连根排水的管子都

没有她还目测了一下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

这下子，达林太太更加确定温迪是在做梦。

达林太太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就在第二天晚

上，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

那天晚上，孩子们跟平常一样，洗完澡后就乖乖地

爬上床并且，在达林太太的催眠曲下，很快就睡熟了

娜娜趴在温迪床边的地上，没多久也打起鼾来。达林太

太看到眼前这安静、祥和的一幕，她由衷地感到幸福。所

有的担心与忧虑都已烟消云散，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



一个多

时间尚早，达林太太坐在暖暖的火炉旁为小迈克尔

缝衣服。这件衣服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每一针、每一

线都融入了达林太太对孩子无限的关爱。身边的火炉散

发出阵阵的热浪，再加上房间里的灯光昏暗，达林太太

感觉困意袭来，不知不觉中，针线活儿从手中脱落

她睡着了。

这是一幅温馨的画面：慈祥、善良的母亲，三个乖

巧、可爱的小家伙，还有一个负责的小保姆

么甜蜜的家庭啊！

达林太太很快就进入梦乡，在梦中她来到了神奇的



潘”这个名字，她坚信这个男孩就是

乌有岛。在那儿，有一个古怪的小男孩，达林太太确信没

见过他，但一见到他却没有任何陌生感。也许在记忆深

处的某一个角落有过他的影子，但记不起来了，一点也

记不起来。这个男孩在乌有岛上空不停地飞，然后他把

岛上笼罩着的一层像雾一样的东西扯开一个口子，从那

个口子向外望去，达林太太看到她的三个孩子正在岛上

尽情地玩耍。

忽然，“砰”的一声把达林太太从梦中惊醒，她连忙

睁开眼一看：育儿室的窗子已经敞开，一道刺眼的光从

外面射进来，照得整个房间通亮达林太太被这一切惊

得目瞪口呆，这时一个男孩子从窗外跳进来，看那动作，

几乎是飞着进来的。

“啊 ”达林太太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她的脑海

中马上闪过“彼得

乌有岛上的那个彼得，但为什么知道这些她也不清楚。

他的个子不高，和小约翰的年龄相仿，身穿一件用树叶

缝成的衣服。男孩大大方方地看着达林太太，咧着嘴呵

呵地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小乳牙。

达林太太的那声尖叫，像是报警器一样惊动了娜

娜。娜娜忽然被惊醒，她环视一下房间，当见到这张陌生

的面孔时，她那双原本睡意蒙胧的眼睛立刻放射出警惕

的光芒。娜娜奋不顾身地向那个男孩扑去，可是扑了个

空那个男孩迅速一转身向窗外跳去。达林太太惊叫着

向楼下跑去，男孩子的那一跳着实让她紧张、害怕，她想

男孩这一下一定摔得很严重。

街道上漆黑、寂静，一道像是流星一样的光芒一闪

而过，达林太太借着光亮仔细看一下街道上，什么东西



这个影子很普通，她实在找不出什么

危

都没有，男孩像蒸发掉了一样，似乎从未在这里出现过。

达林太太愣了一会儿，她很快想起楼上孩子们的安

她迅速返回育儿室，只见忠心耿耿的娜娜紧紧地靠

着床边坐着，嘴里还叼着个东西。达林太太上前仔细一

看，原来是那个神秘男孩的影子。

“这个影子从何而来呢？”达林太太迷惑地看着娜

娜。原来娜娜见那男孩迅速逃跑，来不及捉住他，于是就

把窗户迅速地关上了。没想到那个男孩的动作慢了一

点，他的影子被紧闭的窗户夹住。就这样，男孩跑掉了，

可是影子被落了下来。

达林太太把这个东西用手掂了掂，然后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可是她的好奇心并

没有得到满足

特别之处

就如何处理影子的问题，达林太太和娜娜进行了严

肃的讨论，她们各有各的主张。娜娜觉得男孩一定会回

来取影子，所以干脆还给他算了，以免他今后再来纠缠

孩子们，所以娜娜坚持要把影子挂到窗外去。

达林太太不同意娜娜的建议。她的好奇心不准许娜

娜随随便便就把影子还给男孩；另外，把这样一个东西

挂到窗外去，会招来邻里街坊的议论，但她一时间也想

不出更好的处理方法，她打算去和达林先生商量一下再

说

此时，达林先生正忙着计算这个冬天要给孩子们买

棉衣的花费。他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头上裹着一条湿

毛巾。此时，清醒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倘若达林太太

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一定会暴跳起来的，而且无论达林



草率的结论

太太说些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只会凭着主观印象下个

一定是娜娜惹的麻烦。

达林太太是这样觉得的，所以她先把影子小心翼翼

地藏了起来，打算以后有机会再让达林先生知道这件事

和这个东西的存在



这个让人期待的机会终于在一星期后来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五，一个让这一家子都难以忘记的星

期五娜娜像往常一样忠诚地守候在女主人身旁。



就好了。

“我应该小心的，都是我的疏忽⋯⋯否则⋯⋯”达林

太太内疚而懊悔地说。

“不，不要这样”达林先生拍拍达林太太的肩，语气

沉重地说，“不都是你的错。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我，是

乔治 达林，只要是星期五，我就要小心才对。”

从这以后，他们的生活都笼罩在阴影里。每个夜晚

他们都伤感而懊悔地反反复复地回忆那个带来不幸的

星期五，细数每一个细节，琢磨每一个情节⋯⋯

“那天我要是拒绝了二十七号宅女主人的聚会邀请

”达林太太说。

“那天我要是不在娜娜的牛奶里放药就好了。”达林

先生说。

这时，娜娜可怜巴巴的眼神也似乎在说：“那天我要

是装作对那些药水感兴趣就好了。”

他们一个个哭诉起来：

“亲爱的乔治，都怪我禁不住聚会的诱惑，呜⋯⋯”

“不是你的过错，是我自以为是的幽默，本想捉弄娜

娜，哎⋯⋯

看到主人这样，娜娜也很难过：“或许他们不应该让

狗来做保姆，更何况是一只斤斤计较的狗。”

伤心的眼泪不停地从达林太太脸上滑落。达林先生

气得大骂起来：“恶魔！那个恶魔！”对于达林先生的咒骂，

达林太太并不反对，但也不赞同，似乎是她嘴角上的东

西不让她那样做。

令他们焦虑不安、反复回忆又苦恼的那个晚上（就是

星期五的那个晚上），起初很平静、正常和以往的每个夜

晚都一样。照惯例，娜娜准时为孩子们准备好洗澡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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